
记忆中的爆米花
刘远平（景宁）

� � � � 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出
生的农村孩子来说，最忘不了的零
食就是爆米花了。

清代学者赵翼在《檐曝杂记》
记收有一首《爆孛娄诗》 ：“东入吴
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 就锅
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 红
粉美人占喜事， 白头老叟问生涯。
晓来妆饰诸儿子， 数片梅花插鬓
斜。 ”诗人笔下的爆米花不仅写得
很美，而且洋溢着生活的情趣。

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
城市农村都一样，买只馒头买根油
条都得用粮票， 更别说其它东西。
那时对农村孩子来说饼干、糖果是
奢侈品，一般都吃不到，最好的零
食就是爆米花。

爆米花平时也不是经常有的，
只有办喜事的人家才会请师傅来
崩些爆米花，分给跟着父母来贺喜
的小孩子们吃。但从每年的农历十
二月初开始，肩挑风箱和爆米花机
的师傅就会走东村串西村地去炸
爆米花。

在农村，崩爆米花一般都是放
在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口、晒谷场或
村里的大厝，师傅把风箱的出风口
和风炉的进风口的一根铁管边起
来， 然后在风炉上面支起爆米花
机。

好像崩第一罐的爆米花是不
要钱的， 一则是为了吸引生意，二
则是为了热炉。当第一罐爆米花开
响后，村里的小孩子听到声响就开
始吵闹父母了，有的父母会拿些木
炭、 糯米和几毛钱给小孩子自己
去，有的小孩子则免不了大人们的
训斥。

爆米花机是个形状像金樱子
似的铁罐子，铁罐子装摇把手的这
端是密封的， 连着一只压力表；另
一端有碗口大的口子，大米、玉米
或其它想要爆的东西就是从口里
倒进去的。密封罐子的铁盖子是活
动的， 在机体和机盖上装有活动
钳，倒入要爆的东西后，把上下活
动钳相扣再旋紧机头螺杆，把铁罐
子支在烧旺的火炉上，慢慢摇着铁
罐子旋转就好了。

机子周围炉火暖和，运气好还
可以抢些别人家撒落到麻袋外的
东西吃， 所以就会聚集很多小孩
子。 小孩子们看到师傅一边拉风
箱， 一边旋转爆米花机很有趣，调
皮点的就会叫师傅给他们玩一下。
有的师傅经不住苦求，也会让他们
过过瘾，可有的孩子“上阵”后不是
左手忘了拉风箱，就是右手忘记了
旋转铁罐子，左右手的动作就是协
调不起来，没几下就被师傅赶了下

来，引得一场哄笑。
记得崩一铁罐子爆米花师傅要

收一角钱，加糖精另收两分。 一铁罐
子也只得放入一升半米，大约一斤多
放了会炸不开或烧焦。 但那时在农村
赚几毛钱也不容易，有的人家就冒着
炸不开或烧焦的危险求师傅往铁罐
子里多倒入点米，省点工钱；有的人
家则舍不得放两分钱的糖精导致小
孩子哭闹。

用来崩爆米花的米最好是糯米，
一般的粳米爆不开。 玉米粒子也行，
爆开后很大颗。 崩爆米花师傅把准备
好的米或玉米倒入铁罐子盖上盖子
密封后，放在火炉上一边烤一边摇着
把子旋转十来分钟，当铁罐内部达到
一定压力后，师傅就会把铁罐子机头
螺杆一端从支架上移下来，然后用麻
袋捂个严实，然后用小铁棒敲开盖子
上的扣锁。“嘭”的一声巨响，一股冒
着香味的气流夹杂着炸开的爆米花
从铁罐子中喷射出来， 落在麻袋内。
如若麻袋用久了有破洞的话，爆米花
就会从洞里喷射出来撒落一地，虽然
小孩子们个个抢得鼻青眼肿，头破血
流，但还是不亦乐乎。

如今生活富裕了，大商场里的零
食琳琅满目， 很少有人崩爆米花了，
但儿时的那情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
记忆里却永远忘不掉。

人间至味
是清欢

小华（缙云）

� � � �因为父母是近亲婚配，导致我有那
么点愚笨。 为了医愚， 我让自己爱上
书，希望通过读书长点心智，不至愚拙
得太可笑。 因为“书犹药也，善读之可
以医愚”。

的确，书跨越地域千万里，追忆时
光千百年。“每本书都在我面前打开了
一扇窗户”，透过“窗户”，我看到了精
彩世界、 沐浴到清新空气和温煦的阳
光。 原想收获一缕春风，却不料得到了
整个春天。

勤能补拙、书能补拙，每本好书都
是美味的心灵鸡汤， 令人心旷神怡、神
清气爽。 比如《荆棘鸟》使我明白世间
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的巨创或高
昂的代价去换取。《再活一次， 用写作
调心》告诉我处处皆可写作，写作与读
书、 善良一样也是一种修行。《人间至
味是清欢》更使我感慨万千，心灵天空
豁然明朗，守望清欢的信心倍儿增。

阅读很自在、惬意，享有的那份超
然清欢，旁人很难体味，比喧闹场所更
能荡涤灵魂。

书页翻飞，心儿随文字欢跳，常读
得如痴如醉。 风生水起灵感悄至时，不
顾一切捉住“火花”， 让回旋在心中的
歌一泻千里。 我手写我心， 码的是字、
修的是心，清静淡雅之欢就像漾在农民
心头的秋收乐，滋心又养神。

颗粒归仓是一种必然，但向往新生
也是种子的追求。 跃跃欲试将梦想的

“种子”投向肥沃“大地”，盼星星盼月
亮般盼它萌芽。 在“园丁”的精心培育
下，梦想之花诗意绽放时，清欢被点击
成最大化。 欣喜若狂中不禁自语：人间
至味数清欢啊！

除读书、写作的清欢外，投身大自
然同样有异曲同工之效。 可不，山色云
朵的变幻、枝叶的翩然起舞、花草的风
情万种等大自然的神奇奥妙、 鬼斧神
工， 都赐予人心灵的恬静和清淡的欢
愉。 这素朴、纯净的清欢，是最珍贵的

“奢侈品”，多少人心驰神往而不可及！
心欢一切皆欢，心欢万物皆美。 小

鸟的慢声细语、展翅高飞，都成了动听
的歌和优美的舞。 山花对我笑、鸟向山
花语，仿佛在说：“不要丢失想飞的心，
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 ”是啊，想飞的
心是可贵的好奇心，拥有好奇心才能飞
向诗和远方。

花草树木鸟虫兽等等，都是大自然
母亲的“孩子”，个个天然去雕饰，本色
本真却不失美感。 枝叶花草向我招手，
我欢喜地抚爱并点大赞。 顿时，对素面
朝天似乎有了新的理解，该是一种简约
的清欢吧？ 呵，为自己的不化妆找到了
支撑，心花随之而怒放！

清欢是一种生活姿态，是对疏淡简
朴生活的一种热爱，是精神层面的最高
境界， 也是给生命做减法的一种方式。
清欢如同清淡的饮食，有益身心康健。

最上乘的养生是养一颗欢喜心，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以淡淡的欢愉心看
世界、过日子，让平凡、朴素的清欢之
灯照亮每一个秋冬春夏。

人间最美是清欢，人生最曼妙的风
景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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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微山·随笔

你尽有苍绿
木叶(龙泉）

� � � �遥遥的绿呀。
宏大，沉静，绵密，厚实的绿，

一寸一寸浸入夏的核心。
夏日属于植物，它们在高温与

雨水中纵情生长， 释放出疯狂、潮
湿、 苍劲的独特气息。 人潮汹涌，
总该有一个季节被还给自然。

为绣一颗桃子，把一大堆绣线
翻出来，面朝甜美的实物，仔仔细
细配好色。 不着急动手，夏日还长
着呢，仅仅是确定夏日尽头的粗麻
布上，会有一颗丰盈的，碧叶粉面
的水蜜桃等我， 心下就飘飘地乐
着。

我在寻找莫名其妙的快乐这
方面，乐此不疲、工于心计———总
能用黑魔法把小趣味， 延长又延
长，扩大又扩大。

收到枚石章， 一看刻的字，喜
得心脏乱跳，果然是十年故交———

“你尽有苍绿。 ”
五个字，我便可以联想到那旗

袍背影，一步一个绿印子，湿湿地，
款款地，走遍前世今生。

她像古绸缎上的折枝花朵，断
是断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
应该。

她说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
的创楚。

低温的植物系的脉络，带着涩
感，生动地老去，在狭窄的旗袍下
摆完成了它宽广的爱。

我不喜欢别人劝我——— 你看
这个人得的较你少，你早可以知足
了；抑或，你看那个人失的比你多，
你也不用叹息。

我努力将生命从狭隘走向宽阔，
对于我的贪欲和我的残念， 都虔诚
地，公平地热爱着。

那些微小的喜悦与忧伤，一同挂
在枝头，等时候到了，自然会被采撷，
或者落入泥土。 我知道自己的来处与
去处。 我必将经历。 我只愿与自己比
较。

暑假初始，一日日深碧下去。 午
后旧旧的，炎热慵懒，给人一种错觉，
仿佛真的可以抛却一切， 滞了脚步，
只与自己对话。

我看见遥遥的绿里，另一个我眉
目低垂，一针一针，绣半颗水蜜桃，叶
尖闪着微光的最后一针结束， 她低
头，咬断了那根豆灰色的线。

窗外一无所有，尽有苍绿。


